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瘫痪在床的阿爸，身体里散发
出衰颓的气息。

这气息来自他行走了 70 年的
双脚，他曾经用它走遍了呼伦贝
尔草原，在苍茫的天地间一个人
打草，而后驱车将牛羊的食物带
回庭院。现在，这双在呼和浩特
颤颤巍巍行走了 10 年的双脚，已
经失去了用途。它们拒绝再支撑
他的身体，他只能在房间里艰难
地移动，但他多想在风中奔跑，在
大街小巷里穿梭，偶尔停下脚步，
抬头仰望天空，那里正有无数的
云朵汹涌澎湃。

上门维修暖气片的男人，一
定见识过形形色色的家庭，所以
他远比我们对阿爸更为热情。这
位养育了三个儿子的男人，挣的
每一分钱都在兜里留不过一晚，
便被老婆全部收走。他只有喝一
杯啤酒的零花钱，但他并不介意，
长年累月奔走于老旧小区，让他
对这个城市始终保持着宽容。他
熟悉那些小区，就像医生熟悉卧
病在床的老人的器官，他知道哪
儿的管道是刚刚更换的，哪儿的
管道正在维修，哪儿的管道濒临
废弃。他也顺便知晓这些小区的
一草一木，总能让那辆油漆斑驳
的小型货车，避开娇嫩的花草，停
驶在安全的空地上。

于是他一推门，便对坐在窗边
的阿爸大声问好：“叔叔，您多大年
龄了？”

对于别人的问话，听力不好
的阿爸总是反应慢。他盯着男人
待了片刻，等着喉咙里的“货车”
轰隆轰隆地跑过，这才开口说话：

“70多了！”
说完后，他自己先呵呵傻笑起

来，好像这是一件特别滑稽好笑的
事。大约，这是他瘫痪 10年来，第
一 次 有 外 人 愿 意 和 他 聊 一 些 什
么。更多的时候，他是这个城市里
沉默的人。10年前，阿妈来呼和浩
特帮我和照日格图照看刚刚出生
的阿尔姗娜，他因失去阿妈的陪
伴，陷入人生中最孤独无依的境
地。尽管大多数时候，脾气火爆的
阿妈，喜欢用吵架的方式和他沟
通。但在人烟稀少的草原上，他眷
恋飞一样来去的阿妈，就像眷恋年
轻时快步如飞的自己。阿妈是家
族中的顶梁柱，操持着家里的大事
小情。所以当她离开，阿爸的生命

就如坠入深谷，再也爬不上来。就
这样，一张机票将身陷孤独的阿
爸，空运到呼和浩特。这个城市接
纳了即将失去行走能力的阿爸，就
像老旧小区里每一堵沧桑的墙壁，
都会在冬天接纳一排晒太阳的老
人一样。

这 10 年他是怎么度过的呢？
大多数时候，作为儿女的我们，其
实并不知晓。我和照日格图忙于
工作，早出晚归，频繁出差。阿尔
姗娜更愿意在学校和游乐园里飞
奔。唯一时刻陪伴在阿爸身边的
人，只有阿妈。她伺候他的吃喝拉
撒，将他像孩子一样事无巨细地照
顾。他们是满都海公园里连根生
长的柳树，以连理枝的形式，在这
个城市里相依为伴。他们的根基
依然在呼伦贝尔草原上，但他们却
为了子孙后代，将根拔起，在呼啸
的大风中，努力地将生命扎入阴山
脚下的大地。

所以一个维修暖气片的陌生
男人的问候，让阿爸受宠若惊，仿

佛他是来自故乡的亲人。他迫不
及待地想要敞开心胸，和这个人坐
下来聊一些什么。

“吸烟吗？”阿爸喉咙里发出咕
噜咕噜的声响。

“谢谢叔叔，为了孩子，老婆早
就强迫我戒啦！”男人哈哈大笑。

阿爸从地垫上欠起身子，艰难
地挪到对面的沙发上。给男人让
出道来，维修窗下的暖气片。但是
他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男人，这个
突如其来的访客，让他与窗外的世
界有了奇妙的连接。他第一次发
现，城市并未将他遗忘，他依然可
以自由地呼吸。此前，他扒着窗台
看到的小区里的一切，邻居家生机
勃勃的菜园，房檐下蜜蜂新筑的窝
巢，夏天飞来飞去的蝴蝶，冬天安
静飘落的雪花，窗前慵懒经过的云
朵，一棵比他还要年迈的柳树，阳
光下飞舞的尘埃，还有吵吵嚷嚷的
孩子，所有这一切动人的景象，都
在瞬间与他产生了关联。他忽然
对这个世界生出深深的依恋。

他就这样坐在角落里，对着陌
生的维修工人，发出咕噜咕噜的笑
声，仿佛一只老去的鸽子，抵达黄
昏幸福的巢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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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阳光正暖，顺着河滩走下去，去大
自然中聆听，那些动人的自然乐音。

有细微的风声，贴着身体的律动，在山谷
中回响。

木栅栏里，红色的房子隐在树林之间，好
像和尘世隔绝。

坐下来细细倾听山雀的语言，和一只野
鸡在芦苇丛发出的轻微涛声。

河岸边，一些细小的石子上留下光阴的
纹章。蹲下来，抚摸一块石头
的温度，感受一棵老树在光阴
中的静默，感受树木的肌理。

一个下午的时光，变得轻
缓从容，日落西山，苍凉中的
美好。大自然的回声在身体
响起，一天的宁静时光，也从
此刻开始……

二

傍晚时分，穿过那条铺满
白沙的河滩，恰好和落在河岸
的夕阳相遇。

那一轮经过烟尘的落日，
在此时停下疲惫的步伐，停靠
在地平线上，把恢宏与慈悲的
光撒在冬日的怪柳林里。

在开阔的河岸边，几只喜
鹊在树枝上飞起又落下，那光
就镀在喜鹊的羽毛上。橘色
的光线把周围的景物笼罩着，幽静旷廓。此
时，夕阳已缓缓落在河对岸，怪柳的剪影和落
日融合在一起，有一种祥和、安谧的美。

巴尔蒙特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
太阳和蔚蓝色的原野。我来到这个世界，为
的是看太阳和连绵的群山。

万物随心，当夕阳西下时，我们还能看到
神秘的一束光。

沙滩，怪柳，夕阳。万物在自然界中完
美、恰当的组合。

暮色笼罩大地，和夕阳、树木回归到宁静
中，回归到本真里。

三

你能看见什么，是天空缥缈的云，还是水
底暗涌的沙，或许是一棵浅绿色的芦苇。

长在山野上的芦苇，像竹子一样一节一
节往上生长，里面是空着的心。

那空着的心里放着自然界的语言，你看
不见，也听不懂，有山谷的回音，有纤弱的思
想，放在里面。

谁也不知道在岁月的尘埃里生存多少
年，所有的东西都是和时间借来的。多少年，
芦苇不去问，它只是一棵摇摆在山野上，高于
草类的芦苇。

只是和生命借一些根须，一些枝蔓横生
的根须，在土里伸向远方。

秋风刮过时，它们的头顶开出一片白茫
茫的芦花。

空着心的芦苇会开花吗？
有人说，或许它是一棵会思考
的芦花。

四

在扎鲁特荒野的乱石中，
一棵孤零零的老榆树，在探听
着风声。

它的身后就是大黑山人面
岩画，岩画的下方就是辽代古
墓群。

大地幽深，一棵树到底在
守着什么？

契丹人在此生活过，后来，
时间安置了他们。一些住到石
头里，一些住到树木上，一些住
在壁画里。

孤寂的山间，山风和飞鸟
也停下来，居住在这里。

那些孤独的石头在这里住
了千万年。石头不说话，幻化成人形隐居下
来，守着住在地下的主人。

树根使劲儿往岩石里探，它抓住了岩
石的脚，在风口里喘了一口气，算是安定
下来。

它在这里看着山，看着鸟，看着风，也看
着过往的羊群和山下的一茬茬草木庄稼。

还看着住在岩石上的那些人。在夜色
里，岩石上的那些人，在山里走迷了路，树就
晃晃身子，叶子哗哗作响，召唤着他们回到岩
石上。

这天地之气，到底是把一棵树养得有灵
气了。

就这么慢慢地生长，长成一棵老树，守着
悠悠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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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翁牛特旗乌丹镇，一
路向北，便可去往红山文化碧
玉 龙 的 出 土 地 赛 沁 塔 拉 嘎
查。初夏的远山在视线里逐
渐褪成淡青色的轮廓，车行林
间，树影随着初夏的韵律有节
奏地摇曳，阳光穿过层层枝叶
在路面投下细碎的光斑。

风过林梢，沙沙的声响伴
着清丽悦耳的鸟鸣，一路漫向
远方。林海里藏着岁月的洼
地与高冈，路边的每一寸土
地，都曾见证过红山先民雕琢
玉龙的剪影；每一缕风，都似
在怀念远古的晨钟暮鼓。

谁知，我们未到玉龙出土
地，却先闯进了一望无际的文
冠花海。

此时，节气已近初夏，风
暖昼长，翁牛特旗迎来了一年
里最动人的浪漫时节。这片
成林面积2.8万亩的文冠果基
地，一夕之间繁花似锦，妖娆
如画。密集的花海一路肆意铺展，
直向天际。

文冠果作为北方坚韧的落叶
灌木或小乔木，自带苍劲与热烈。
它的小枝粗壮饱满，泛着浓郁的褐
红色光泽，宛如林场工人的掌心，
刻满了岁月的风霜与力量。

其叶形独具风韵，为奇数羽状
复叶，层层舒展，自带奇树之姿。
小叶边缘带着锐利的锯齿，叶片或
呈挺拔的披针形，或近于圆润的卵
形，两侧微微不对称；顶端渐尖，基
部楔形。它的每一片叶子都带着
锋利的棱角与不屈的姿容，在风沙
中生长出独属于自己的生命美学。

文冠果的花形精致，呈辐射对
称状，花瓣如轻盈的羽衣，初绽时
多为纯净的白，或晕开一抹淡粉，
如塞北天空中洒落的云霞，温柔地
覆在枝丫间。花瓣边缘带着浅浅
的波状弧度，清晰的脉纹顺着花瓣
延展，而花瓣基部那抹紫红色或黄
色恰如点睛之笔，让素净的花朵多
了几分灵动与层次。花蕊更见精
妙，中心橙黄色角状附属体错落舒
展，与萼片相对和花瓣交错，花梗
基部几枚卵形小苞片托举着整朵
花，让这初夏的美好更显沉稳。

宋高宗时期的一部文献《苕奚
渔隐丛话》中，详细描述了文冠果
花的开放过程，并将其与官员身份
等级联系起来，形象生动地描绘了
它的色彩变幻之美。这种古老的
文字记载，为我们呈现了文冠果背
后深厚的历史底蕴。

文冠果花，是时光私藏的宠
儿，深谙一场与岁月缠绵的浪漫。
它是雌雄同株异花植物，同一株树
上雄花和两性花共存，花序却各自
独立，于是同一株树上，总有早开
的淡雅与晚放的艳丽悄然相遇。

风递来花香时，不是单一色彩的问
候，而是新旧花期的彼此致意。

初开时的白与淡粉，随着阳光
浸润、时光流转，基部渐渐从嫩黄
转向绯红，最后沉淀为深紫，几种
色彩在枝头悄然更迭，短短20余天
的花期，花朵从青涩到丰盈，从素
洁到浓艳，将生命的多姿多彩演绎
得淋漓尽致。

文冠果开花颜色先后的变化，
与宋代官员的官服颜色有着同样
的变换规律，因为宋代官员以官服
的颜色来区分官员的等级。因此，
文冠果也是象征锦绣前程的吉祥
树。它被古代文人墨客推崇，也就
不难理解了。

它的果实硕大，果实呈近球
形或椭圆形，有三个棱角，因其果
皮在开裂前三瓣、四瓣的外形酷
似古代文官的帽子，因此得名“文
冠果”。

世间草木，各有风流与传奇。
而文冠果当属那株藏着众多雅号、
浸满文化灵韵的奇树。一树文冠，
千年芳华，文冠果的每一个别名，
都藏着独有的风骨与深情。

文冠果有诸多别名，如降龙
木、木瓜、文官果、龙果、东方神树、
东方菩提、东方橄榄油等。文冠果
在蒙古语中被称为森登毛道，尊其
为菩提或阿修罗菩提。《诗经》中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
也，永以为好也！”文中的“木瓜”，
便指的是文冠果。千百年前，古人
以满树花果为礼，传递情意，无关
贵重，只为真心，一来一往间，是人
与人之间最纯粹的友谊。彼时的
文冠果，见证着最质朴的情谊。而

“龙果”之名，在翁牛特大地上沾染
了龙气，更加名副其实。

文冠果的药用价值非常高，据

《本草纲目》记载，长寿果称“文冠
树”，又谓“文光果、天仙果”，“性甘
平，无毒，涸黄水与血栓。肉味如
栗，益气，润五脏，安神养血生肌，
久服轻健，百年不老。树枝煎熬膏
药，能祛风湿，强筋骨。”

文冠果是我国独有的珍稀木
本油料作物，亦是蕴藏着极高经济
价值的草木瑰宝。其籽粒饱满，种
仁含油量高达 50%至 70%，油脂丰
沛，堪称大自然馈赠的天然油库。

古时，人们采集文冠果种子，
以古法榨油，而后成为佛前供奉的
长明灯。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冠果
油逐渐走入寻常百姓家。从佛前
供品到民生食材，文冠果完成了华
丽转身。

文冠果油质地澄澈，色泽透
亮，无半点杂质，入口醇香绵长，口
感纯正温润，毫无油腻滞涩之感，
是食用油中不可多得的上品，因而
在食用油生产领域备受青睐。

如今，健康生活的理念深入人
心，人们对饮食的追求愈发偏向天
然与营养。文冠果油凭借其上乘
的品质与丰富的营养，成为健康饮
食的优选。

鲜为人知的是，它不止滋养人
间烟火这么简单，还藏着一份特殊
的工业使命。少年时，繁花漫山的
时节漫步林间，偶遇巡山的林场职
工闲谈，才知晓文冠果油也被用于
特种润滑油等工业领域。

文冠果是被子植物繁茂时期的
第三纪（约 6500万年前）遗留下来
的，是我国特有的古老树种，它是大
自然镌刻在华夏大地上的珍贵印
记，是我国独有的植物活化石。

它以极强的生命力，在赤峰地
区扎下了根。这里是它原生分布
的故土，也是引种栽培的核心区

域。千年的种植史，更是一
部生动的生态变迁史，是人
与自然相依相伴的见证。

赤峰作为辽代核心活动
区，是文冠果扎根草原的关
键地域。公元 10 世纪到 13
世纪，契丹人从燕云地区引
种文冠果，将其引入草原。
清代，赤峰地区文冠果种植
迎来了兴盛期。

当时，文冠果因“文冠”
谐音“文官”，因而被赋予了

“金榜题名，文运昌盛”的吉
祥寓意，成为当时王府、寺庙
与民间庭院的标配树种。时
至今日，翁牛特旗梵宗寺内
的一株 280 年树龄的古树，
仍枝繁叶茂，被当地百姓视
为“福树”“状元树”。

而翁牛特旗文冠果现代
化种植是从 20 世纪 50 年代
开始的。文冠果是天生的

“塞北卫士”。它耐寒耐旱，
能在零下 30 摄氏度的严寒中安
然越冬，也能在贫瘠干旱的沙土
地上深扎根系，无须精细照料便
可肆意生长。其抗风沙耐瘠薄的
属性尤佳，它的木质坚硬如铁，枝
叶坚韧不拔，即便在塞北大漠的
狂风与沙砾中，也能牢牢锁住微
薄的水分，成为防风固沙的绿色
屏障。这种“遇强则强”的生命
力，让它成为翁牛特旗沙地治理
的首选树种。

现在，作为固沙护土的先锋树
种，文冠果正式跻身京津风沙源治
理、退耕还林等国家级重点工程的
生态阵容，开启了防风固沙、涵养
水土的崭新征程。从阿鲁科尔沁
旗的辽阔草原，到巴林左旗的山川
丘陵，文冠果林以蓬勃的生命力蔓
延生长，将点点繁花化作赤峰生态
屏障上的坚实底色。

从此，文冠花不再仅仅是漫
山遍野的美丽景致，更是赤峰走
向更广阔天地的金色名片，彰显
着这座城市兼容并蓄、生生不息
的精神风貌。

2025 年 12 月，文冠果花正式
当选为赤峰市市花。这一殊荣，不
仅是对赤峰独特自然禀赋的高度
认可，更是对这座城市深厚文化底
蕴的精准提炼。文冠果花的当选，
其 价 值 超 越 了 单 纯 的“ 花 卉 符
号”，成为赤峰生态建设、文化传
承、产业发展与城市精神的集中载
体。它既承载着赤峰大地孕育出
的自然灵气，也凝聚着这座城市历
经岁月沉淀的文化精魂，更象征着
赤峰在绿色发展之路上的坚定信
念与蓬勃活力。

文文
冠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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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冠千树雪 毛凤全 摄

山水人文山水人文

英雄御马归来
草原彻夜狂欢
玉龙之梦在此升起
巍巍红山依旧傲立

塞北长风掠过
万树繁花竞放
黍稷如浪翻涌
金色稻田如画

你是木叶山巅出征的归人
你的传说令人神往
你是海清河畔待嫁的新娘
你的深情让人迷醉

小米粥滋养了你别样的雄浑
牧歌孕育了你无限的深沉
你的历史如此壮丽
你的明天更加恢宏

就这样颂你啊
红山——一个赤色的魂
你让文明的曙光辉映大地
把不灭的华章留给未来

红山颂 □司运全

那么，就扬起雪亮的藤鞭
在云之野放牧牛羊
放牧江河
放牧翅膀
任何一种放牧都令人仰慕终生

谁说草原没有雕像
那山之巅的松林
看遍了风景
饮尽了晨霜
回首
站成千古的雕像

谁说草原没有情人
伟大的天空
怎会让儿子睡在烛光里
六月啊，抛开草原的经脉
岩石裸露如林

生之欲在原始的荒蛮中呼呼燃烧

有草原就会有黄河
有高山就有金子般的雨水
有崛起的群雕

那么，就让草原做客云之野
在画面之外
在山之巅让风生成
让背景生成
让马匹在漫天的放牧中
以一种姿势永久站立

那么，就让草原灿然开放
让心血汇成浩瀚的瀑布
面对七月
展开的小草竟是一部沉沉的通史

走向草原 □刘嘉耘

我的故乡在科左后旗
那里风光无限
每逢起笔，想起它
总有道不尽的乡愁
亦有诉不完的温情

自阿爸将我扶上
雕花的马鞍
这里的马兰花和萨日朗便化作
阿都沁夫说唱不尽的
胡仁乌力格尔

自额吉在耳畔
轻唱熟悉的摇篮曲
科尔沁民歌的旋律，好来宝的弦音
揉进了我的血液，刻入了我的记忆
也融进了我的诗和远方里

自恩师对我
传道授业解惑的那时起
阿古拉迁徙的候鸟
岁岁年年，不知掠过多少次
蔚蓝的天空

当我真正矗立在
西日塔拉的草地
纳林高勒的河水便奔流不息
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故土
永远是英雄上马的地方

我的故乡在通辽
那里通达辽阔、近悦远来
每逢落笔回望故土的一草一木
总有抒不尽的遗憾
亦有写不完的诗意

我的故乡 □孛儿只斤哈拉夫


